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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教化特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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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景观具有类型丰富、形式多样、审美意蕴鲜明的特色，其教化

的核心是重教明礼、杨义举善、率真存厚。反映了伦理、仁爱、孝道、礼仪的德治礼教观，体现

了崇尚自然、和谐、朴实、率真的艺术观。湖湘村落景观的审美教化生成于自然启示、伦理教化、

儒道礼教、神巫文化、理学宗法的启悟、感召与自觉。分析其教化特色与内涵价值，对弘扬优秀

传统伦理价值观、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宣传路径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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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湘传统村落，无论是乡贤志士还是平民老百姓，历来注重审美教化的作用，他们都喜欢在住居的

建筑梁柱、窗花、地面、家具上雕刻、绘制、书写关于教化的审美图像、文字，寄托对富贵安康、吉祥美

满生活的向往。作为人类主要居住形式的传统村落，伴随着现代城市化的发展却正在快速衰落。自 2012 年

至今，我国共启动了四批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相关保护措施。湖湘共有 257 个传统村落入选，这些村

落集中分布在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湘西、湘南地区，而湘东、湘北、湘中地区较少，

其中分布在湘西地区的数量约占 62.65%(湘西土彖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张家界)。湖湘传统村

落具有一系列伦理教化与自成体系的教化性景观，主要体现在沉稳、朴实的建筑风格，宗祠、民居、牌坊

等建筑景观及砖瓦材料、门窗木雕、庭院空间、堂屋门帘、神龛家仙、对联匾额等建筑构件、艺术装饰所

蕴含的教化内容、审美教义、艺术精神及文化价值上。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受湖湘地理环境的自然启示与伦

理教化的审美生成、湖湘理学文化、神巫风俗及宗族家法、先贤君子文化的审美教化影响。随着传统村落

的快速消失，拥有深厚教化内涵与审美教化特色的景观也快速消亡，研究、关注传统村落教化性景观对继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现代文化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于自然启示的审美生成

通过实证考察，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教化意义与审美教化源于自然的启示与生产实践的经验积累。人

们关于地理、环境、季节、气候、时空、方位等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于自然万物相生相克的现象启示及自

然万物枯荣的审美意识，逐渐生成生命存在、因果伦理的审美教化观念。

(一）自然教化的审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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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对自然生命力的感知而生成的审美应景现象。由于“乡民思维方法的直观性……是一种重事实、

重比较、重经验、重悟性的思维方式”
[1]
，受自然万物的生机与生物季相的变化，使人们在景观物象中体

验生命的存在、感悟生命的本源、感知自然教化的意义。这些景象被转化为动物、植物或几何图形、文字

等符号,从而移植到建筑构件与装饰中，构成了审美教化的内容，也构成了感受审美教化的途径，实现了主

客体的审美统一。这些寄托吉祥如意、繁衍生息、审美教化主旨的景观形象，因地域环境的不同，其题材

内容、艺术形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艺术审美及教化表征的主旨是真、善、仁、义、礼，审美意蕴

是深邃、富有哲理的。比较湖湘不同地域村落的动植物纹饰，有着相同的教化题材与审美教化，但其表征

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如同样在石础上雕刻植物纹饰来表征美丽、生命、繁衍等审美意蕴，处于湘西南的

新邵爽溪村利用了杜鹃、菊花等；湘南的祁东荷叶塘村利用了桃花、石榴等，攸陂村利用了向日葵、灵芝

草、藤蔓卷草等;湘西辰溪五宝田利用了兰花、梅花等本土花草植物形态。不难理解，虽表达同一主题，但

审美的形象是各异的。“其表达的主题、内容多与村落环境、地域文化、审美心理构成互文、映衬关系，

纹样大都来源于地域性的自然景观，如乡土植物、花鸟。一花一叶总关情，哪怕只是朵无名小花，都映衬

出村民的审美追求，都能引人走进一片神奇的艺术世界。在辰溪县的五宝田古村落，春兰的图案被雕刻在

建筑的墙壁、门楣、神龛，甚至地面的青竹石板上，与山上的兰花相映照，引人赞叹”
[2]
。

(二）审美教化的形式与方法

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性景观的教化形式主要表现在宗祠、庙堂、墓志、碑铭等礼教建筑与民居琶 3：形

式中，透过马头墙、飞檐翘角、檐口、梁柱、门匾、门簪、横联、门窗木雕、门槛、石墩、石柱等建筑构<

二与装饰，通过自然物象的各种形态特征并采用艺术表现的手法，将吉祥瑞意的自然景象、仁义智信的经

典故事、扬善抑恶的戏剧与历史传说等审美教化的意义表征出来。

村落审美教化表现的方法，主要包括：（1)运用联想、隐喻同构、寓意双关、谐音取意的抽象方法即

“以形譬义、‘依声托事’的手法，把器物形态的象征意味与其名称谐音的隐喻意味结合起来，在花中有

花、题中有题的‘画外音’里，将乡民欢乐、吉庆、祝福、祈愿等方面的文化意识表达出来。以蝙蝠喻‘福’，

以桃表寿，以古钱表‘全，或‘前，等”
[1]
。既达到祈求吉祥、抒发审美、表达幸福的愿景，又具有审美

教化的作用。（2)通过写实的手法展示、描绘耕田、砍柴、放牛、捕鱼等现实劳动场景，及亭台楼阁、奇

珍异草、飞禽走兽、鱼虾虫蛇等各类自然生机景象。（3)通过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表达美好愿景：(4)

运用吉祥文字、几何图形等方法。五宝田传统村落就有多幅“双龙戏珠”“双凤朝阳”“天官赐福”“野

鹿含花”“麒麟送子”的隐喻同构图，单就青竹石刻的万字纹、寿字纹、云雷纹等几何图案就有 30多种,

审美教化之意明显。爽溪村窗扇刻有“养心斋”“福、禄、喜、寿”等教化寓意文字的镂空砖雕、木雕图

案达有 20多处，石柱所刻的杜鹃、菊花、兰草、锦鸡等花鸟形态大多源自本土动植物。沙井老屋的山水壁

画、戏曲人物、神话传说等带有地域性的审美教化意义。沙井老屋中一住宅转角石上就雕刻有燕、梅、鹿

的楷体字与造型具象的动物形象，其中三只燕子造型轻盈生动、做衔泥筑巢状，梅花枝干苍劲挺拔，小鹿

回头顾盼、欢快起跃、生动逼真，既包含富贵同春、平安求禄等教化寓意，又彰显生命律动的审美感受。

宜章县蜡园村门簪上的向曰葵图案，及其门壁石板上阴刻“敦行孝友师张仲、培养芝兰拟谢安”的对联。

它们是对自然审美的应景与转化，表征了“美好、富贵、高洁、生机、纯朴、贤德、俊雅”的情怀、境界

与审美追求，所传递的教化寓意已经成为人们对于理想品格的精神象征。如兰花般德泽长留、经久不衰，

像向日葵般金色灿烂、多子多福，其教化寓意呼之欲出，影响着代代子孙。

二湖湘传统村落伦理教化特色

教化是人的一种行为属性，也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表现在行为道德方面的教育和感化。伦理教化自

古就有“达到人性的崇高教化”之主张。受湖湘地域文化及伦理文化基因的影响，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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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是伦理文化，注重崇文尚武、敢为人先、学而图强的品质。教化性景观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

观和审美观，同时是湖湘儒家文化、地域巫文化、理学文化的集中体现。

(—)生态伦理观与生态理想模式

由于趋吉避凶的心理需要及囿于对自然现象的迷惑，产生了特定的伦理教化观与生态伦理观。一方面，

人们看到自然山川的葱郁、阔野平田的生机，会感到心胸开阔，豁然开朗。日月嬗变、季节变换、植物枯

荣、动物生息等自然生命现象，触发了人对生老病死及万物生长循回的感性认识，产生了“万物有灵观”

“报恩观”等。人们通过敬山神、敬水神、开秧门、尝新节等宗教礼仪及民风习俗，表达对风调雨顺、土

地繁盛的期盼与感激。另一方面，面对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而产生的“生态伦理观”，主要体现在村落选

址遵循依山傍水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以及为达到生态平衡而产生的封山育林等民约、禁碑。《论语•

述而》中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反对春天采伐田猎，钓鱼而不网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的

鸟，以达到不绝流而渔、不绝生而猎的目的。立足湖湘花鸟虫鱼题材的乡土画家王憨山，在其一作品中就

题款“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表现出浓浓的教化启示和淳绵人文情怀。

由于传统村落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伦理教化与审美意蕴源于生产实践、审美经验。一方面源于村

民对生存条件和生活资料所需山、水、田、地等自然因素和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湖湘多丘陵山地、多水系

的地形地貌，由此形成“山、水、田、地、村”相融的湖湘聚落格局。另一方面为实现生产资料、生活居

住的生态理想环境，湖湘村落堪舆选址的审美模式就是“人、山、水、村、田、地”统一的模山范水观、

天人一体的生态观。以湘西为例，“湘西先民受大自然环境的心理启迪和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的影响，在

村落选址、堪舆规划的过程中就常遵循‘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生成论的思想”
[3]
。湖湘传统

村落选址多背山面水，建筑多依山而建，村落空间总体七形成“山、水、村、田、地”的三维聚落图景。

如五宝田传统村落建筑群就是依模山范水的理想，依山势呈阶梯状布置，靠背为龙脉山，前有蜿蜒小溪、

村前盆地有农田、菜地、水塘，实现了建筑形态、空间布局、结构、功能、材质等统一的鲜明特色。

(二)传统礼制文化的教化影响

受湖湘文化与传统礼教文化的影响，其规定和教化主张直接影响了传统村落景观的空间体量、形制开

间、颜色材质等形式布局。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其主张的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人伦关系被强化为道

德教化。"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落后性，我们必

须加以扬弃。这些礼制文化主要体现在村落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并体现在建筑的开间、屋架、选

材的形制上。在《大唐六典》《大清会典事例》中都有相关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堂舍，不能超过五间九

架……另外平民的堂屋不得超过三间五架，门屋不能超过一间两架
[4]
,否则是超越了礼法，这无疑是旧的宗

法社会中的一种礼仪尊卑的展现。此外这种社会秩序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姓名辈份排列、装饰、服装、建

筑、车马等方面，包括台基的高度限制。同时，建筑层次、门面空间、装饰形象都受礼制影响。大户人家

一般用狮子、老虎、大象，小户一般用小鹿及飞鸟等。比较辰溪县的龚家湾村和五宝田村落，两个村落的

建筑风格、空间结构、装饰就有明显区别，虽居住都遵循“尚中”思想，堂屋及厢房围绕天井构成四合院

形式，堂屋处于轴线的中心位置，地位最高，因此体量最大，房间大小也会随着地位的高低做出对应的变

化⑷，但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龚家湾村的院落式空间布局和门楼形制较五宝田讲究，院落空间大、选材、布

局讲究，形制隆重。分析其原因，除其经济发展外，主要源于龚家湾村落出的官品大员高、乡贤多，按礼

制，其建筑体量、材料工艺、装饰等级自然也髙。这也可从龚家湾院落式住宅的入口可知，外入口为八字

门形式，立柱、额枋、面壁均为打磨光滑规整的石头，且做工精细。内人口一般具有槽门式，有三个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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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按照礼制社会的规定，平时出入房屋是在两边，并且严格执行东进西出的规定；如果家里来了客人，

尤其是达官贵人就会直接从中门出入，以此表示对客人的尊敬，从这一行为，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尊卑观念

无处不在，还可以折射出人们‘尚中’思想的根深蒂固”
[4]
。

(三)神巫宗教习俗的教化特性

“自古受自然崇拜、祭祀巫术、歌舞遗风的互文影响……湖湘地理‘蛮荒’、封闭、原始，生成的祭

祀、巫术、歌舞、民风习俗，如今通过湖湘传统村落之间的过年贴喜钱、年画、剪纸、楹联和打糍粑、唱

傩戏等形式保留下来。这在历代文献、湖湘地方志中皆有记载”
[2]
。受泛灵论残余思想影响，有些偏远传

统村落仍有崇巫尚鬼的陋习，主要体现在对神灵的畏惧与敬仰。如在建筑动土前要请先生看日子，在出镔

前要请阴阳先生择定日期和地点，在杀鸡宰羊前要判吉凶，过程中嘴里不断叨唠着“不是我要杀你，是刀

要杀你……”这些都是民间巫术思想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乡村尚巫习俗对于乡村教化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外

化”模式，即村民出于对鬼神的敬畏而秉持“因果报应”的理念。但是，这种教化形式是充满未知，不稳

定的，一旦民众对鬼神的观念发生变化，对鬼神的存在提出质疑，这种“外向”的教化无疑将失去效用
[5]
。

由于村落中普遍存在同族血缘的关系，村民们普遍信仰祖先崇拜。为感激先祖的庇护及教诲恩德，实

现反哺报恩的道德需求，湖湘传统村落都有在堂屋设置神龛敬祖的习俗，仍有“写家仙”以安祖先牌位的

风俗。湖湘村落堂屋神龛上一般常写“天地国亲师”，另一种多以姓氏先祖与歌颂祖德的文字为主。以五

宝田村萧守造、萧典乐老人为例，在重要节庆日里，他们会点香进行敬神的活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吃

饭前有把装有米饭的碗筷放在桌上摆放一下，然后自己再用餐的习俗，在喝酒前，心中默念祈语，筷子三

次蘸取酒水撒于空中，希望能够得到祖先的保佑。清明节要“挂青”，中元节要烧纸钱、摆碗筷、行祭请

祖先的仪式，以感悟生命、缅怀先祖，达到对祖先、自然的敬畏和驱邪趋吉的心理愿望。

(四）湖湘理学文化的教化思想

理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的“新儒学”，融通了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宋明时期理学文化兴起，影

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郭谦在《湘南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到“理学是儒家发展的一个更

高阶段，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内容，一是它吸收了佛、道教内容，建立了精细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二是将

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集中表现在‘教化’的思想和实践上。”
[6]

湖湘传统村落大多受湖湘理学文化的鼻祖周敦颐《太极图》及《太极图说》的审美教化影响。“《太

极图》是对宇宙生成及万物化生的直观示意图，五个层次、大小十个圆，连接线加二十六字图题。《太极

图说》是说明式的学术文章,前部分是对《太极图》的论述、诠释”
[7]
。受中国儒学礼教、周敦颐理学观念

及自然环境的心理启迪和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的影响，湖湘传统村落在选址、堪舆规划的过程中就常遵循

《太极图》式，注重“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生成论的思想。邵阳新邵的仓场村因与周敦颐有

同门共族关系，遵循太极图理论，选址在四面环山的长条形盆地，村前有岱溪和至今四季喷涌长流的温泉

水环绕仓场村流淌，这也是周氏宗祠门联上“温泉抱绕濂溪第”的出典。据实地考察，仓场村保存至今的

古民居尚有 10余座，在门楣、堂屋的正梁柱下部以及窗户上，至今还保留有雕刻或绘制阴阳鱼、八卦图形

的习惯。其中保护较完整的是木结构居住院落——周家大院，坐北朝南，五进五出，建筑风格古朴大气，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教化特征。正如“濂溪第”院门的两侧对联：“饮温泉水长吟贤哲之书，居用里家

永仰祖宗之德，”室内道光皇帝所赐金匾“节媲松筠”，另有“忠孝传家”“细柳风高”等匾额，成为尊

荣恩宠、歌功颂德、凝聚人心、教化后人的重要形式。尤其后厅挂满了多种教化思想匾额、先贤人物事迹、

格言，像“百善孝为先”、“二十四孝民歌”等，劝谕教化人们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呼应周氏家族十

二条家规家训。“正如易学家所说‘天地万物之根本，天地为太极所造’，它代表天地一体，造化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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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清吉，富贵绵长”
[8]
。武冈浪石村门壁石刻对联“往来若乾坤旋地,出入如日月经天”“闢阖有乾坤在

抱，升恒如日月当中"。在宜章县蜡园村门簪上刻有乾坤符号；桂阳县阳山古村门簪上的阴阳八卦或太极图，

无不反映了“道生一，一生万物”的生成理论思想，这也是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与事物发生、发展的经验总

结和认识的结果，摒弃一些神秘迷信思想，其堪舆选址观对现今的平面布局、空间选址仍具有科学和教化

意义。

三家族宗法、乡贤文化的教化方式

湖湘村落景观教化的核心是伦理教化，重视德治、礼治的教化内容。主要反映在以族群聚集、祖规家

训、神龛家仙为特点的宗族文化观、神灵观以及以乡贤文化为代表的道德教化观。

（一）伦理教化的外化与内化机制

基于伦理性教化为核心的湖湘传统村落，注重崇文与尚武的教化，强调祖规家训的外化教育与自省内

化的结合。外化性的景观形态包括宗祠、家庙、神堂、私塾、耕读所等礼教建筑以及各种庭院、堂屋门帘、

神龛家仙及各种族规家训等为教义的族谱、家书、壁画、楹联、雕刻。现存较为完整、具有历史脉络的村

落教化景观形式当属族谱家规的保存与发展。传统村落旧时外化教育机制的形式多种多样，影响最深的是

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师徒教育以及乡贤的言传身教。外化机制的教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学校形式的学习，

包括私塾、耕读所、养心斋等，耕读兴家是我国传统村落祖训的基本内容。辰溪县五宝田耕读所，是村民

专门进行储粮和耕读、进行诗书礼仪的教化场所。“耕读兴家”是萧氏的祖训，受交通环境限制，萧氏先

贤专门修建了耕读两用的耕读所，其采用庭院式，平面包括宝凤楼、教室、操场、火房、晒楼、牛栏等,

空间布局与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文教、农耕的区域划分，体现了耕读两用的功能。整个建筑形态端正，审

美意象灵秀飞扬。其正楼为五开间，屋顶为歇山顶，屋角嫩戗发戗，轻盈上翘；两翼横屋则采用悬山顶；

屋檐与封火山墙交织，错落有致;正吻以及屋角和山墙起翘处形如展翅张扬的飞鸟，端正活泼、气宇轩扬、

充满生机。前、后门门额上分别写有“源源而来”“三余余三”四个格外醒目的大字，告诫学生学习知识

要学以致用，和取陶渊明“余常以三余之日，讲习三暇，读其文”的勤勉。耕读所作为文教建筑，可见其

寓意在于激励后人勤俭，用心读书。据实地考察时萧守造老人讲述：“萧氏子孙秉承耕读兴家的祖训，要

求子弟躬耕自给，学手艺，习技术，勤奋努力，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不劳而获”。把中国传统伦理

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意义，转化为治家教子、修己安民的理念而展开，把忧

患意识和耕读兴家合二为一，来勉励子孙。

自省内化表现于由内而外的文化自觉及对自己欲望的调节与去除，主要表现在对欲望、礼仪的节制。

近代教育家魏源重视情感教育及价值观内化的意义，强调‘‘故言立不如默成，强入不如积感”“无言之

教，人格感化”，《荀子•荣辱》里有“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

之富也……”。荀子认为人都有基本的生存需求，却不能欲求无度。对此“生而有欲而节”的教化主要表

现在村落的节庆、礼仪、歌舞戏曲、神话故事、因果缘由的宗教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中。通过家庭

教育、乡贤教化、“讲圣谕”、“训诫”等多种方法以达到自我教化的结果。在湘西、湘南传统村落至今

仍保留有训诫性的教育风俗，若自家孩子出现偷盗或者赌博等恶劣行为，家里会邀请村里乡贤及德高望重

的叔叔伯伯一起教育孩子。据考察得知，之前村子里每户人家堂屋两边都会有训儿凳，长辈坐一边，晚辈

坐一边,长辈教育晚辈怎么做人，给孩子讲道理，以助孩子洗心革面、努力纠正错误，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

长期以来这个训儿凳带有浓厚的教化色彩，只要大家看到这个物件不由自主地告诫自己不能做错事，不能

走歪路，时刻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总结，自我教育。

(二）家族宗法观的教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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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传统村落大多是以姓氏和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是一个以血缘、宗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对

维护家族稳定、维系民族内聚起到积极作用。宗祠在整个村落宗族结构中起着聚集商议、资族育人、伦理

教化、祭祀祖先的作用。象征乡贤文化及宗族文化的祠堂，实际上是社会伦理和家族秩序的意义表征，是

激励教化和资族育人的培育场地。正如郴州庙下古村广公祠的大门青石板柱壁上雕刻“万家烟火承祖德、

百代衣冠焕人文”；玺公祠的右边写着“礼门”，左边写着“义路”及对联“日月精光，高临剑阁；乾坤

锐气，大萃钟山”，寓意君子应循行礼仪和正大光明之道；文龙阁书院门联上“剑阁钟灵，瑞气冲凌霄汉

外；讲经吐秀，文光直射斗牛边”，阳公祠门联“普天率土，莫不尊亲，任万物纷纭，何如务本；照幽激

明，日维礼乐，愿合群敬爱，张我宗风”“秉敬宗睦族之心，推诚以发;得石洞鸡山之秀，其后必兴”。古

人云：“君子营建宫室，宗庙为先，诚以祖宗发源之地，支派皆多源于兹”
[9]
。宗祠也是族规禁约的地方，

内容包括封山育林、偷盗砍伐、“同姓不婚”、祖坟、耕牛、耕种狩猎的禁忌保护等道德教化。禁约形式

多为墙壁书写、石碑刻画等。

传统村落现存的一些楹联壁画、石雕石刻、门窗木雕、庭院植被往往都体现了其教化意义。如洞口伏

龙洲萧氏宗祠室内，“高风、亮节、率祖、敬宗、崇文尚武、厚德载物、德耀祖先”等教化意义的匾额、

壁画题字共有 48 幅;木柱上写有“弘扬中华美德建设和谐社会、垂裕祖宗风范促成淳朴民风”“平溪滔滔

月明清风知儿孙福寿、雪峰巍巍茂林修竹感宗祠圣洁”等对联就有 10 幅。洞口曾八祠堂也有“爱生”“尊

师”“守孝经训先人自有遗风、开理学门后起当思进步”“文化品格历史担当、开拓精神公益理念”等匾

额、对联、题字共约 30 多幅。查阅新取仓场村筱溪张氏民国六年族谱祠堂记的序言，就有“家之有祠所以

妥先灵而展孝思也，我族添禄公自明万历戊申（1608 年）于筱溪石禾塘下手天马山对门太子庙下立屋宇以

栖神泊”，在刊印的祠堂全图的正门就清晰刻印着“忠诚报国、孝友传家”八个大字，牌楼两侧分别刻有

“绳其祖武、诒厥孙谋”。要遵循祖制、教诲子孙，把忠诚报国、孝友传家的传统传承下去。这些教化的

文字已保存四百多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围绕“忠诚报国、孝友传家”的核心教化理念，在

大门楹联“妥先灵于勿替、垂后裔以无疆”，中堂匾额“同祖共源”“孝悌、忠信”“整齐严肃”的壁面

字幅。强调族人都要追源思祖，不能忘本。在东西厢各有一副有“满座清谈挥麈尾、一瓯香茗涤诗脾”“偷

闲描就迂倪画、随意学来颠米芾”的画联，在鱼池有“预向源头探活水、偶临池畔悟真知”的画联，这三

处画联结合人物、.山水场景，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法，教育后人要净化自己思想、要有治国立命、为国

分忧的担当，要学习倪瓒、米芾的品质，具有探求真知的求真能力。

(三)族规家训的教化形式

湖湘村落族谱族规、家风家训普遍强调以规维礼，礼立则家齐；族训用以进德，德明则国治的道理。

家庭作为教化的基本单位，湖湘传统村落自古就有重视家教家规的传统，注重家教、维护家风是传统村落

教化的»要求。道德教化进一步落实到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中，“良好家风的形成和保持靠的是家庭教育的‘严’

与‘正’、以家训、家规等形式教导子女遵守道德规范，忠于家庭、宗族或国家”
[10]

。在我国古代影响较

大的有《家范》、《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朱子家训》等,将教化全面推行至日常生活，教化寓意

深入人心。这些家训主要倡导“仁、义、礼、智、信”“廉”“耻”等。教谕人们如何忠勇爱国、孝敬父

母、善待他人、仁义诚信、谦让为人、助人为乐、崇尚节俭……五宝田《萧氏族谱一族训》中就提出一系

列教育子孙、弘扬功德的主张。如在萧氏家规光绪谱中，就提出家规小序共计十条：一爱国家、二修祭祀、

三孝父母、四亲〈和〉兄弟、五笃宗族、六和乡邻、七重农桑、八尚节俭、九读诗书、十戒非为等。同时

为教化后辈慎终追远、勿忘祖籍功德，村落多有建堂题号、郡望之称，如五宝田师俭堂、兰陵堂等;在主体

建筑的门楣上，多有三瑞流芳、师俭清风、鄭侯家声等教化意义的题字。毫无疑问，优良的传统美德是族

规家训长期教化的结果。

(四）先贤君子与乡贤志士的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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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乡贤君子性质的“士族”从春秋战国时逐渐发展，并成为国家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繁宅的

一支重要力量，对维护家族门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乡贤”在《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中德二高尚

的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公共事务、风习教化等乡村文明建设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

士，也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按传统的标准可以分为立德(指做人）、二功(指做事）、

立言(做学问）三种。“乡贤文化”实际上就是这个地域历代名贤积淀下来的先进文化<榜样文化，是具有

思想、有价值的人才主体的一种文化形态。乡贤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与地域文化、姓氏文化、

旅游文化、宗族文化、名人文化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价值
[11]

。“乡贤”来源于乡

村，根植于乡土，来源于大众，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人们长期化形成的一种道德规范，体现着

一种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和君子引领作用。乡贤在人们的生活曰芎和行为中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与“族

谱族规”、“家风”等相辅相成，对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为人民群众树立道德先锋的榜样。同时乡贤也

受到村民的尊重，甚至被奉为神灵。在湖湘传统村落住宅中的神龛，如按尊贵排序写有：“天地国亲师”，

以先贤老师加以尊重。正是有了先贤文化的熏陶洗礼.湖湘村落近现代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乡贤有志之士.并

为世人所敬仰。从敢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魏源开眼看世界、谭嗣同"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

无以召后起”为变法从容赴死、曾国藩淳淳家书的教子治家之道，以及周敦颐第一个提倡儒家理学思想、

湖湘乡贤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君子文化的价值理念

向人们内在的自觉意识的转化，一靠教育的引领，二靠制度的强化，三靠环境的熏习”
[12]
。

受崇文重教、先贤文化、伦理教化的影响，从村落走出的杰出人物，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就有黄兴、

陈天华、蔡锷、禹之谟、杨度等，新民主主义共产党人就有毛泽东、蔡和森、彭德怀、刘少奇、任弼时、

贺龙、左权等。不可否认，对出生、成长于这些村落的杰出人物，祖规家训的教化及审美教化性景观所带

给他们率真求知、耕读立志、忠诚报国、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以

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为例，他出生在湘潭韶山冲一农民家庭，居住在周边翠竹、苍松等植被环绕，以青瓦

茅草土木为建筑材料，颜色素雅、建筑风格古朴而端庄的屋舍。“从 1902 年起，他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

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读书的同时，就一直帮助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砍柴、放牛、拔

草。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和家里长工一样，奋力干活、不怕苦累，这养成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

并且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很深的了解和同情”
[13]

。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的资料显示“孝友传家本、忠良报国

光；启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其友、本、忠、良、敦、圣……无不深寓儒学意味”
[14]
。“忠良报国、启

元敦圣”的教义不仅体现在毛氏祖谱家训中、更体现在毛氏宗祠屋脊龙鳌的雕塑、屋顶宝瓶、剑、戟的景

观形象所表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毛泽东从小生活在这里，直到 18 岁时才离开乡村到外求学。这些审美教

化、奋发精神、无不激励着毛泽东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四总结

湖湘传统村落教化性景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是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伦理教

化与历史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的见证，培育影响了一批批有道义担当、有民族历史责任、有礼义模范表率的

先贤人物，对我国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传统的道德教化功能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甚大,它的内化功能主要体

现在人们普遍认同和成功内化的道德规范。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教化形式熏陶的影子，比如说大街上的广

告语，“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爱国敬业”等，都是受到传统家训家风的影响，但其是家族内部

长期劝谕教育的结果，不是口号式的宣传。

湖湘传统民居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信息，是物化的载体，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景

观文化因子及艺术审美与人文精神。据多次考察发现,如今大多数传统村落消失殆尽。由于人们对村落景观

及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缺失，没有正确认识传统村落所孕育的文明种子和教化智慧，没有正确认识传统村

落所包含的文化艺术和历史价值。由于文化短视及少数人贪图眼前的小利益，拆除贩卖或被盗贼盗走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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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雕、木雕窗花，导致完整保存的村落和古民居几乎不存在。祁东县茶叶塘村民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在

柱础上刻有“非卖品”或标明所属“祁东县茶叶塘”，既破坏了美观，又降低了其艺术价值。值得庆幸的

是，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已不断加大对古村落的保护力度，古建的保护和修缮力度加大，由中国文物基金

会发起的“拯救老屋行动”，促进了房屋产权所有人、政府力量、社会民间力量广泛参与拯救老屋的行动。

但中国城镇化社会的快速发展，重伦理、讲和睦、明礼仪、求平等、尚自然、崇和谐的湖湘传统的教化性

景观消亡速度之快，各种教化信仰、审美价值缺失造成的危害之大，让人瞠目结舌！为此，首先要保存村

落的景观风貌、建筑结构与艺术装饰，防止风雨的侵蚀,加强保护、挖掘现存建筑、梁柱、门匾横联、木雕

石刻上的艺术审美与文化因子。其次，加紧培养古建修复、景观营造方面的专业人才，为古村古镇进行合

理规划、保护与修缮，实现文化保护、旅游开发、审美教化、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避免文物的人为破坏、

村落的无序发展。再次，加强立法，制止倒卖贩卖文物、破坏建筑构件、艺术装饰物品的市场和商业行为，

加强文化建设与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最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审美教化的熏陶，培养乡贤人

士，增强村民对村落文化的历史感和认同感，广泛传播和颂扬乡贤精神，夯实乡村传统文化建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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